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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清时期，黔东古驿道作为贵州联系荆楚、中
原和中央王朝的重要交通线路，其历史意义远超物质
运输的范畴，更成为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的桥
梁，以及文学生产与传播的独特场域。驿道沿线主要
郡邑和卫所包括平溪（玉屏）、思州（岑巩）、清浪（青
溪）、焦溪、镇远、偏桥（施秉）、兴隆（黄平）、重安、清平
（凯里）等。历经岁月流转，黔东古驿道与区域文化发
展之间关系密切，反映在文学艺术上，则是诗文创作
十分繁荣。许多文人途经此路，“在心为志，发言为
诗”，留下了大量蔚然壮观的“路诗”作品。可见，黔东
古驿道不仅展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及其文
化等方面的具体交融状况，还从微观层面多角度地再
现了黔东古驿道昔日的人文辉煌。同时，它也为我们
从“驿道”的视角探讨文学与地域的互动关系提供了
绝佳范例，从而进一步深化对贵州诗歌史的建构。

一玉屏作为黔东古驿道上重要的入黔节点，素
有“黔楚咽喉”“黔东门户”之誉。明正德三年

（1508年），心学大师王阳明入黔首站便是平溪驿（今
玉屏馆驿），并在此写下入黔第一诗《平溪馆次王文济
韵》。玉屏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功能，吸引了众
多文人墨客驻足吟咏，进而塑造了玉屏地区深厚的诗
歌创作传统，为黔东古驿道上文人群体的多元性、诗
歌主题的丰富性、创作心态的复杂性创造了条件。玉
屏诗歌既具补史之证力，亦富艺文之隽永；既记录了
本土文人、行旅过客和贬谪官员等不同群体的生命体
验，又将贵州文学史置于本土文化与客籍文化交融的
宏大视野中，成为观察中央王朝经营西南边地历史进
程的一扇文学之窗。

黔东古驿道的历史，其雏形最早可追溯至战国楚
将庄蹻入滇，其行军路线溯沅水而上，大致与后来的
湘黔滇古驿道重合，为后续驿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后经过元代驿路开拓与站赤设置，再到明清时期驿
道的经营与完善，这条古道逐渐由军事通道演变为路
线清晰、驿铺密布、制度成熟的南北交融之文化大动
脉，更日益成为文学生产的场域。宋代郭熙《林泉高
致·山水训》言：“真山水之烟岚，四时不同，春山淡冶
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
而如睡。”诚如斯言，黔贵山水亦随四时流转而变，呈
现出独特的景致。其山之险峻、水之清幽、岩之嶙峋、
路之崎岖，无不激荡着南来北往之行旅文人的心魄，
令其“感物而动”，性情摇荡，催生出浓郁诗情。山水入
目，故有风物山水诗；身处边地，故有行役羁旅诗；朋
友酬唱，故有雅集酬赠诗。生于玉屏、途经玉屏和贬谪
玉屏的不同诗人，其身份各异、心境有别。他们以多样
化的诗歌主题，共同绘就了黔东古驿道玉屏段诗歌的
多彩画卷。

二在明清黔东古驿道的文化地理空间上，作为
关键节点的玉屏钟灵毓秀山川形胜，其自然

风物构成了往来诗人审美观照的主要对象。平江八
景、玉屏山、紫气山、舞阳河以及野鸡坪等地，历是宦
游官员与旅黔文人及本土文人寻幽探胜、驻足咏怀的
灵感之源，由此催生出许多优美的风物山水诗，将此
地自然景观转化为独具文化意蕴的文学意象，丰富其
审美内涵。这既是黔东古驿道诗歌之幸事，也是贵州
地域文化史之幸事。

从诗歌题材和内容观之，文人墨客均紧扣玉屏风
物山水进行细致描写。他们对“平江八景”这一地标景
观的吟咏尤为集中：如洪运昌在《云中飞凤》《文水浮
洲》《万卷书岩》《七星叠岫》《天马腾云》等组诗中，将
自然景观与文人志趣深度融合，山之俊、洲之奇、岫之
秀尽纳诗行，既系统描绘出“平江八景”的奇秀之态，
又暗含对玉屏地域文脉的珍视与自我期许。其《云中
飞凤》“岭上数椽文士榻，蜚声慎勿负当时”一句，更将
玉屏山水与文人居所相关联，流露出不负光阴的价值
追求。又如郑逢元、田起图等人的同题之作，或勾勒山
岩奇观，对万卷书岩展开独特想象；或点染水韵秋光，
极富文人雅趣。他们均以白描手法绘出了玉屏山水的

情韵风貌。另外，还有一些诗篇以平溪驿道为引，写尽
驿道风情。如陈雍《平溪道中桃花盛开追和李太白二
月见梅花韵》：

樱桃几株红间白，似向春风试颜色。
斯地斯花何太早？路畔娉婷诧行客。
上有松柏当隆冬，青青不妒白与红。
饱含霜雪袛自若，略无纤态迎春风。

陈雍，浙江余姚人，明弘治进士，于明正德九年
（1514年）新春赴贵州任左布政使，途经平溪，写下此
诗。作为初入黔境的官员，陈雍惊异于平溪初春的物
候，引发其审美关注：樱桃花早发与青松柏覆雪构成
了一幅奇异图景，形成了强烈视觉反差。诗人对物候
之“早”十分好奇，进而发问：“斯地斯花何太早？”并对
花姿“诧行客”进行描写。这似乎既为平溪风物的基本
特征，也是整个黔东古驿道上物候之特点。又如史申
义《平溪》、申大成《闰中秋过平溪》、孙应鳌《平溪高指
挥请登獭崖》《平溪别顾约斋三首》、何景明《平溪道
中》等诗篇，均为诗人途径平溪驿道之心物碰撞、诗情
勃发所作，字里行间流露出各自对当下状况的情绪心
境。而对于玉屏名胜紫气山，亦有诸多诗人着笔描摹：
如田榕《冬日再同
过紫气山看菊二
首》、许翙《题紫气
山放生池》、张澍
《紫气山诗》、洪用
昌《登紫气山和友
人茶话之作》等诗
作。此外，诗人们也
不吝笔墨于更广阔
的玉屏山水画卷：
如杨慎《野鸡坪》

“野鸡坪边绕杂花，
幽兰石竹交山茶”
之浩荡春色、郑民
安《屏山野望》《游
正平山》之幽静野
趣、许之獬《与友人
过洪罘山永丰村即
事》《大有村居即
事》之田园风光、宋
至《洋坪闻虫声》之
早秋虫声、段玉裁
《咏叶山寺》之山寺
景致等，无不表明
玉屏的自然风物、
明山秀水为文人墨
客提供了丰沛的审
美愉悦与心灵慰藉，留下浓郁诗情。

三明清时期，黔楚驿道蜿蜒于黔东山水之间，
串联起中央王朝与西南边地。南来北往之行

人络绎不绝，驿途之艰辛与际遇之愁苦往往相互交
织。申大成、何景明、葛一龙、查慎行、宋至、王士祯、熊
明遇等人，无论是行役、宦游还是贬谪于此，皆以“客
心”观物，演绎出诸多动人的行旅诗篇。各类文人的

“路诗”中有着丰富的思想内容与文化内涵，将自己行
役羁旅中的所见所闻实录下来，或感时伤世，或抒己
愁思，或追忆乡关。这使得他们让“路”既成为现实的
行程印迹，又升华为精神的漂泊与追寻。于是，每一首

“路诗”都变成了特定文化记忆的载体，其行役贬谪之
苦也为山水所调适，升华为乐而忘返的沉醉与精神上
的超越。

前文所引诗篇中，已从不同程度涉及到这些内
容。请看申大成《闰中秋过平溪》：

今宵仍是中秋夜，两渡清晖百感生。
山色乍晴还乍雨，溪光宜雨更宜晴。
峰头再见嫦娥影，峡里重闻玉杵声。
一曲霓裳天半落，蟾宫又庆月华明。

申大成前往贵阳赴任，“仍是”二字点明诗人两次
中秋均在旅途船上度过。他路过平溪，百感交集，将两
度望月之羁旅愁思与平溪山水之静谧灵秀相融合，主
客碰撞，心物交融，含蓄地抒发自己的情思。后又以

“嫦娥玉杵”的想象，使“闰中秋过平溪”这一特殊经历
充满浪漫色彩，显得格外动人，也让平溪这一黔东古
驿道节点增添了几分温柔诗意。又如明代“前七子”之
一的何景明《平溪道中》：

徙倚平溪馆，天高秋气清。
水萤光不定，山籁响难平。
夜火云间戍，寒枫江上城。
终宵无梦寐，高枕听滩声。

何景明途经平溪馆驿，将玉屏秋景之夜火、寒枫、
滩声构成一幅动静相宜、明暗相衬的隽永画卷。万籁
俱寂之中，这清幽静美的景致勾起了何景明浓浓的思
乡之情，以致“终宵无梦寐，高枕听滩声”，用诗歌实录
了自己行至黔东古驿道第一驿时细腻的感物心境。再
如葛一龙《次平城》“亦有不耕人，木末营茅蔀。自谓巢
居尊，罔知夜郎大。”则超越了传统行役羁旅诗中单纯

书写一己之愁思
的格局，展现出强
烈的批判现实色
彩，彰显其“风雅
精神”，并深刻揭
露了那些贪图享
乐、漠视民瘼、不
劳而获的士大夫
阶层，与诗人“倾
危赴偃仰”地为国
事奔走形成鲜明
对照，极具讽刺力
度。查慎行《雪后
平溪道中》作于清
军平定三藩之乱、
收复贵阳之时。作
者于此时途经平
溪，看到战乱后的
百姓流离漂泊以
及一派荒芜之景，
故感时伤世而作
此诗。其“百家废
井”与“集哀鸿”的
描写，更是对执政
者的无声质问和
对和平生活的深
切祈盼。即便查慎

行在《舟发沙湾》中偶写“秋水澄鲜鱼味美，晓山葱倩
鸟言清”的明丽景致，最终仍归于“我是沅南留滞客，
旧游一一总关情”的慨叹，这无疑表达出诗人对社会
民生疾苦之深切关注。

此外，这一类诗歌还有宋至《平溪》、王士祯《寄许
竹隐司李平溪馆舍》、熊明遇《新筑草堂》等。诗人或以
景写情抒发孤寂落寞之感，或遭遇贬谪感慨怀才不遇
之境，或借用典故寄寓淡泊名利之志，通过具体的创
作实践，以身历之、以情验之，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
国文学批评思想的感物理论。因此，这些诗篇绝非孤
芳自赏的抒情日记，而是明清文人精神世界和现实关
怀的集中体现，具有超越时代的文学与历史意义，留
下千古绝响。

四途经玉屏的文人墨客，不仅赋诗咏怀，对明
秀山水与行役羁旅进行描绘，还会于此雅

集，诗词往来，相互勉励，留下诸多情真意切的酬赠之
作。雅集酬赠是文人之间常发生的兼具社交性与审美
性的典型文化活动，通过相互作诗赠答酬唱等方式来
交流切磋、传递情谊，具有文化传承与身份认同的功
能。明清黔东古驿道上的“路诗”中有一定数量的雅集

酬赠之作，生动诠释了“壶觞寄兴、金石同声”的文人
传统。文人在雅集酬赠中结合个人境遇和感悟以诗言
志，使平溪不仅成为行役羁旅的关键枢纽，更化为文
人墨客诗意栖居、精神交流的文化场所，其诗歌在艺
术创新与思想深度等方面均有较大发展。

黔东古驿道玉屏段上的雅集酬赠诗多围绕具体
景点而作，如紫气山、飞凤山、平溪驿馆等，构成了特
定的雅集空间。玉屏本土文人洪用昌、许之獬、许翙、
田榕、田起图、田懋仁；宦游文人张澍；行旅文人程步
衢等，均在紫气山留下了许多清雅诗篇。请看洪用昌
《登紫气山和友人茶话之作》：

上方旧擅清虚境，不向攀登几岁年。
今日多情情缱绻，乘时遣兴兴陶然。
幽篁翠柏迎朝气，佳果鲜蔬罗素筵。
莫笑尘心吾未化，暂时潇洒亦前缘。

此诗记录了洪用昌与友人同游紫气山一事，将紫
气山的清虚之景、友朋同游的闲适之情以及“尘心未
化”的通透心境融为一体。“佳果鲜蔬罗素筵”则聚焦
茶话场景的朴素——不见玉盘珍馐的奢华，唯有自然
山野的馈赠。这既是明代玉屏本土生活的真实写照，
又契合文人“以素为雅”的审美旨趣，让茶话之乐脱离
世俗功利的羁绊，回归山水清音与本真世界。又如田
榕《冬初再同过紫气山看菊二首》，是诗人与洪遘昌又
一次共同赏菊所作。通过“一杯黄菊酒，半笏白云寮。
野色城中树，寒江郭外潮”两句，将饮酒与赏菊、观云
相结合，而“野色”与“寒江”则营造出寂寥深远的诗
境，风格冲淡平和，凸显出雅集活动的季节性。田起图
《春日紫气山看梅同僧云石作》“十分颜色原只淡，一
味清香也带酸。隐隐枝头珠玉冷，方知劲节未摧残。”
则细腻刻画出紫气山上的梅花意象，写梅之清雅淡
泊，寄托了诗人对美好人格的向往，也流露出他与僧
友对贞洁品性的共同追慕之情。而行旅文人程步衢访
田榕时作五言古体诗《过紫气山访南村先生赋赠》，由
松影竹径之景写到田榕其人，称赞他呕心沥血修《玉
屏县志》的敬业精神。结尾“白云滃层楼，得非陶弘景”
一句点明田榕身居楼阁并非学“山中宰相”陶弘景隐
居避世，而是“遥情结古欢，散帙在人境”，为玉屏地方
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这种精神认同，形成了文
人群体间的“金石之契”。

明清平溪驿道上还有一些雅集酬唱诗以诗为媒，
生动展现了文人群体独有的交往方式。如王阳明来到
平溪驿馆步王文济韵而赋之《平溪馆次王文济韵》，描
绘了平溪初春时黄昏之景，展现出作者开阔的胸襟。
即使遭遇贬谪、身处困顿，王阳明依然保持超然达观
的积极心态，同时表达了他对友人王文济的真挚情
谊。又如，熊明遇门下学子刘芳久高中乡试第一名，他
喜作《喜刘芳久发解乃叔尚德亦戊子举首》一首，以

“宝剑雌雄紫气中”相期，又暗含“紫气山”之地域符
号，是兼具个人真挚情谊与地域文化内涵的酬赠佳
作。而潘淳《赠田广文震与兼怀拙园同年》则由“国家
府事分，赖贤才以治”的宏大叙事切入，由个人情谊引
申出儒家治世理想。这些雅集酬赠诗作既彰显了文人
群体“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精神特质，又极大地丰
富了玉屏地区的诗歌文化底蕴，堪称明清雅集文化的
生动缩影。

作为文学场域的黔东古驿道，不仅成就了大量的
“路诗”，塑造了明清时期独特的“路景”，还极大丰富
了玉屏的诗歌史和文学史，乃至为贵州文化史留下浓
墨重彩的一笔。尤其是王阳明、何景明、王士祯、杨慎、
查慎行等著名文学家的进入，他们以诗志史，或题咏
风物山水之灵秀，或描绘民俗风情之鲜活，或抒发羁
旅感怀之深切，或书写酬唱赠答之真挚，进而提升了
玉屏文化的社会认可度，发挥了积极的黔省文化传播
效应。明清黔东古驿道下的玉屏诗歌，凝聚着南来北
往诗人的真情和才思，不仅是中国文学批评思想“感
物”传统的西南回响，更是理解明清时期中央王朝与
西南边地、文学与地域互动关系的关键切口，让贵州
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上，有了更加清晰深刻的声音。

安亮宇安亮宇

明清黔东古驿道视域下的明清黔东古驿道视域下的
玉屏诗歌创作玉屏诗歌创作

花了 3个晚上追完了由李娟散文改编
的同名迷你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因为看
过李娟散文，喜欢她散文清新的笔调，灵动
的书写。还有一种好奇心驱使，想看一看编
剧们是怎样将“散文”“转化”成电视剧的。

经验里，散文，是高度心灵化的文本。
它更多注重的，是心灵对于外在人事景物
的观照，它的线索性故事性不强，是片段而
非连续的，是遵从内心感悟而非注重故事
走向的。是注重心灵发现与感悟而非情节
猎奇的。

看了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不得不为
编剧们称赞。这部电视剧基本遵循了李娟
的散文原著。视频呈现的，也是原著中较为
精彩的片段。而且，画面的转场很少。很多
情节，紧扣一个场景进行景物、人物和活
动内容的铺陈，让人觉着时间过得很慢，
对眼下的生活也很享受。这恰恰是散文追
求的慢，情节的慢，故事的慢，时光、场景
流动的慢。

当然，电视剧的基本要素是情节，是故
事。而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也遵循了这个

规则。其中李文秀的作家梦是一个情节。她
在京都这样的大城市打工实现不了作家
梦，她回到母亲身边，来到草原，融入了这
里的慢生活，听了前辈师友的文学讲座后
到阿勒泰这个生活节奏很慢的地方“去爱，
去生活，去受伤”，经历了从行动到内心的
深沉感悟，所以写出了那么多充满了生活
感悟和鲜活灵动的散文。出版了自己的著
作，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作家。

李文秀母亲的爱情，李文秀的爱情，还
有死了酒鬼丈夫的草原女人的爱情，巴太
与父亲由不和到和的过程，巴太父亲为了
走月亮湾那段野狼出没的路而私藏土枪
——他曾用这支土枪打死追逐张又侠母女
的两只野狼救了张又侠母女的命——与村
长发生冲突最后还是交出土枪……这些都
是电视剧的情节。当然也是李娟散文里的
情节。而这些情节，不是很连贯的，是零零
碎碎的。这些情节，是融合在“草原生活”这
个大背景中的。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里也有一些温馨
的故事片段：李文秀在开满野花的青草丛

中睡着了，喜欢她的草原青年巴太把她的
鞋带绑成了一个草原人才解得开的牧羊
结，李文秀醒来时摔了一跤她知道是巴太
搞的恶作剧于是找到巴太为她“解结”。李
娟因为写作纸张极度匮乏巴太便剥下方方
正正的桦树皮交给她继续写作。李文秀要
账不成感觉自己一无是处母亲张又侠这样
给她解惑：“什么是有用？什么是无用？你看
这些树叶这些草，牛羊能吃它们就是有用，
吃不到它们它们也在那长得好好的有什么
不好？”

当然，电视剧的最后一节也让故事达
到了高潮：因为巴太最喜欢的马——“踏
雪”拖着自己心爱的女孩李文秀在草原上
狂奔，他不得不“二选一”拔剑射杀了踏雪
而救下李文秀，因此心灵留下伤痛与李文
秀分开了很长一段时间，却又于新年的夜
晚闯进了李文秀的视野。

笔者认为，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尊重
了原著，也切合了电视剧故事性较强的逻
辑，而且很多场景都是文学散文化的场景。

当然，喜欢阅读文学散文，也读过李娟
散文的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比较过分的建
议：如果在适当的场景，加以“李文秀”（原
形是作家李娟）的独白，将李娟散文《我的
阿勒泰》散文篇章中那些感悟性的句子加
进去，那就更加完美了。

当然，这部电视剧既要遵从原著，又要
满足普通读者的“故事性”愿望，已经拍得
很好了，只能说是瑕不掩瑜，瑕不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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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与作家眼里的阿勒泰电视剧与作家眼里的阿勒泰


